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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王蘧常代表作一览

■本报记者 陈瑜

王蘧常：不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

◆王蘧常的书法艺术其实是他深厚古文字功底及其广博学养

的外化。 他用隶书和篆书的笔法写草书，使得原本“一寸见方”

的章草，在他笔下可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 为此，他曾经坚持六

年用篆文记日记，还把《说文》中的全部篆字写过许多遍；并饱

览大量草书碑文，拒绝杜撰，真正做到“笔笔有来历”。 谢稚柳曾

评价其书法 “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千年以来一人而已”。

【博取古泽， 袭故开新】

◆在通贯的基础之上“发前人之未发，证前人之所无 ”，这是王

蘧常始终恪守的治学原则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治秦史 ，

“《秦史》断代，二千年来无作手”，这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

创性工作。 他在旁征博引、“多取地下材料”的基础上“无征不

信，言必有据”，并做到“旧史积习，扫地刮绝”，被文史大师孙德

谦誉为“隐然欲立史家新范” “洵为不朽之作”。

【发前人之未发，证前人之所无】

◆民族兴亡之际，传统文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于他的

笔墨间清晰可见：痛感于中国近代之遭凌辱，他作《国耻诗

话》；倭寇猾夏，他又著文《论倭不足畏》，传诵一时；全面抗战

起，他诗笔纵横，其中联语云：“英雄血尽遗余垒，魂魄归应恋

旧邦”；又：“要使国家留寸土，不辞血肉葬同阬”，后编为《抗

兵集》。 唐文治赞其“张春秋之直笔，挽沦海之狂澜”。

【张春秋之直笔， 挽沦海之狂澜】

编辑/陈瑜 cheny@whb.cn

责任编辑/杨逸淇 yyq@whb.cn

20世纪的文化史， 是一段新旧
文化不断角力的历史。 在现代化的
进程中，传统文化曾命途多舛。同样
站在十字路口， 出生于1900年的王
蘧常先生却坚守了一条似乎与他所
处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道路 ：

他将国学作为一种活的文化继承下
来，成为这种“活文化”的创造者和
践行者。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回顾
他的一生， 品读他的学问、 他的才
艺 、他的人格 、他的师道 ，他身上的
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现在人们知道王蘧常， 大多是
从书法开始,但事实上，书法只是他
的“冰山一角”，他首先是一位博大
精深的学者， 一位以教书育人为乐
的师者。 “乃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
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这是他在青
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

以今天的学科分类标准， 人们
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标签”来
囊括王蘧常深厚的国学造诣。 他精
通文史哲，著作等身，范围遍布于先
秦史学、诸子学、诗学、谱传学、文献
学等诸多领域：在史学方面，早年就
有“王三代”之称，后撰成第一部纪
传体的秦朝历史《秦史 》；在诸子学
方面，著有《诸子学派要诠》等，对历
代诸说详加辩正， 客观勾勒出先秦
诸子学派之状况；又先后为严复、沈
曾植、 陈化成、 钱仪吉等先辈作年
谱，广泛搜罗诸家文稿、考证精详 。

而学问之外， 他又是以诗文与章草
而闻名于世的艺术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
认为 ，“先生身上的通贯和 ‘整全
性’，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对于中国传
统学问的见解。 国学本就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 在今天反而被现代学科
分类标准而分割得‘身首异处’。 ”王
蘧常的学生、《人民日报》 原总编辑
范敬宜也曾这样总结老师的学术成
就：“要想全面认识王蘧常先生 ，不
可不研究他的书法；研究他的书法，

又不可不研究他的学问， 更不可不
研究他的人格。在他身上，这三者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

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滋
养出这样一位通才型的大师？ 从他
的家学和师承不难找到答案。 王蘧
常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书香世家 ,父
亲王甲荣是近代著名诗人。 幼承庭
训的他，三岁辨四声，五岁读《四书》

《毛诗》，七岁即耽读韩愈、柳宗元文
章，作诗10余首，被誉为“神童”。 10

岁入学堂，白天上学，晚上在父亲指
导下阅读 《史记菁华录》《纲鉴易知
录》等史书，且大多都能倒背如流 ，

很快就对中国历史了然于胸。 深厚
的家学渊源之外， 王蘧常追随过的
每一位老师， 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
名的国学大师。他从唐文治学经文，

从梁启超治文史， 从沈增植和康有
为学书法 ，“转益多师却不固守一
家”，这自然为他的博通奠定了底色。

在王蘧常的求学经历中， 不得
不提无锡国专。 它由著名教育家、国
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于1920年创办，在
传统文化式微的当时，这所学校却以
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成为20世
纪教育史上特别的存在。无锡国专第
一届招生仅24人， 却有1500多人报
考，因为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两鬓斑
白者， 年轻的王蘧常从中脱颖而出，

成为唐文治的学生。自此，从学生、留
校任教，再到无锡国专的教务长，他
不仅是唐文治最得意的学生， 更作
为他教育事业的接班人， 在长达60

多年的教育人生里， 为中国传统学
术的传承鞠躬尽瘁。

回过头来看， 在治学态度和方
法上， 王蘧常的几位老师都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唐文治以
“务实深进”为特色的学风为他打下
了坚实的国学根底， 那么梁启超和
沈增植的教诲则指引着他走上了一
条“毋走常蹊”的道路。

王蘧常后来回忆说，“受教于唐

文治者至深且大。经学理学外，尤深
得其论文及读文之法”。唐文治督教
严格而又循循善诱， 所教经文必定
要学生能背诵，并亲自面试，每月考
试一次，内容不限经学，兼及史学 、

子学、文学。 唐文治还认为，文字是
经天纬地的事， 了解古文源流变革
的线索， 就能明白古书的经纬及命
意，这些都对王蘧常影响至深。读书
时，王蘧常便与他的同学、文字学家
唐兰一起坚持背诵《说文》部首五百
四十部， 来往信札也都坚持用甲骨
文或钟鼎文。留校任教后，为了讲授
古典文学，他更是“疲精考据，常穷
日夜”，凡是遇到异文奇字 ，必摘录
而深究。 初上讲坛， 有学生看他年
轻，故意拿出古文奇字“刁难”，他都
能一一作答。 老师的教诲也一以贯
之在王蘧常对学生的教导中， 晚年
在复旦大学给研究生新生上课，让他
们读的第一本书还是《说文解字》，并
且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来讲授。

让学生们印象深刻的， 还有王
蘧常惊人的记忆力。据他的学生、著
名红学家冯其庸回忆：“当时老师讲
《庄子》，我听他讲《逍遥游》。 老师讲
课时从不带课本，从正文到注释全是
背诵，而且与我们带的《庄子集释》一
点不差，重要的是他疏解了各家的注
释后，往往出以己意 ，发人深思 ，所
以那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有讲
完，但他却给了我治学的门径，那种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 ”

中国学术有“照着讲 ”的传统 ，

但王蘧常不仅有“照着讲”的扎实 ，

更有“接着讲”的创新。 在通贯的基
础之上“发前人之未发，证前人之所
无”， 这也是他始终恪守的治学原
则，许多著作都能为之佐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治秦
史， 正如当时的文史大师孙德谦在
为其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秦史》

断代，二千年来无作手，一若留以待
君者”，这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
创性工作。早年问学于梁启超时，王
蘧常曾听老师讲起中国旧史研究的
弊病，“记载历史，仅记事件，不记原
因及影响，故史书虽多，缺乏生气”，

他便“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在秦
史的纂著中， 王蘧常在旁征博引 、

“多取地下材料”的基础上“无征不
信，言必有据”，并做到“旧史积习 ，

扫地刮绝”，被孙德谦誉为 “隐然欲
立史家新范” “洵为不朽之作”。 此
外，诸子学研究中的王蘧常也是“特
立独行”的，在《诸子学派要诠》中，除
了人们熟悉的孔孟之外，他还敢于碰
一些“硬骨头”，如研究较少的荀子，

甚至诸子中“冷门”的文子，他都有精
到的阐发； 他并不拘泥于儒家的研
究， 而是对先秦诸子都有深入的了
解，并将他们的思想融会贯通。 孙德
谦曾高度概括王蘧常在诸子研究中
的最大特点：“以子证子，以本子证本
子，不涉己见，而源流短长毕具”。

世上的高明 ， 靠的其实都是
“笨”功夫。撰《秦史》时，为了广罗史
料， 王蘧常效仿倪端著 《六艺之一

录》时发动亲属相助的故事，找出数
十种古籍分给家中亲属， 要求他们
不论理解与否，凡遇秦字即抄录，不
出二月便得抄本十余册， 抄录虽然
芜杂，经过他的细心剪榛摘秀，却化
为丰富的史实素材。 搜集史料只是
第一步，治《秦史》的过程更是一波
三折 ， 几乎耗尽王蘧常毕生的心
血———初稿在战乱中遗失被毁 ，二
稿又在政治运动中被撕成碎片 ，他
曾经一度灰心绝望， 但想起胡三省
注《通鉴》数毁终成之事，便一次次
打起精神，不顾年老体迈，举炳烛之
光，在残稿的基础上次第补苴。

对王蘧常来说， 学问和生活早
就难以分割。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回忆：“我曾听
师母说，先生年过古稀，仍每日读书
不倦。若晚上睡不安稳，便从脑子里
搜罗些文章来背，不拘四书五经、经
史子集。如果背得顺畅，便一觉睡到
天亮。有一回背诵欧阳修的文章，忘
了一句，结果硬是半夜起来，从床底
寻出《欧阳文忠公集》，找到那一句，

方始安心睡下。 ”

对传统文人来说， 擅书是基本
功。 近现代有许多书名被学术所掩
的国学大师，王蘧常却恰恰相反，他
的章草在近代书坛享有极高的声
誉， 著名书法家谢稚柳曾评价他的
书法 “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 ，

千年以来一人而已”，在日本书法界
更是有“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 ”

的美称。但他本人却始终很谦逊，直
到逝世，他也不肯听别人叫他大师。

据吴晓明回忆：“先生曾经对我说 ，

‘外面都说我的书法写得好，我写得
真的好吗？ 其实我只是想把字写得
古旧一些’。 ”

在吴晓明看来， 先生这一艺术
追求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 ，

那便是清末的碑学运动。 这是书法
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值金石之
盛，乘帖学之坏，碑学浡然以兴”，帖
学已经失去了古意， 文人都希望从
更古老的碑刻中寻求灵感，“以复古
而求开新”。 而在所有文体中，草书
最难，因为它不是正体，所以在古代
碑刻上极为罕见。 但在沈增植的教
导下， 王蘧常却恰恰选择了这条最
孤独而艰难的道路。 “从书法史的角
度来讲， 我认为先生是碑学运动最
后的完成者， 他将草书和碑学的精
神完全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
的成就。 ”吴晓明如是说。

为了实现草书的 “复古 ”，王蘧
常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他
的方法有二：“一则定章草为 ‘解散
隶体’”， 用隶书和篆书的笔法写草
书，这样就使得原本“一寸见方 ”的
章草， 在他笔下可以有一张桌子那
么大。为此，他曾经坚持六年用篆文
记日记，还把《说文》中的全部篆字
写过许多遍。 “二假秦简汉牍之新
出，爬罗剔抉，补草书进阶之阙如 ，

接隶变茫茫之坠绪”，饱览大量草书
碑文，掌握比前贤更多的书法资料，

拒绝杜撰，真正做到“笔笔有来历”。

也正因为如此， 王蘧常的书法
艺术其实是他深厚古文字功底及其
广博学养的外化。 这种“学人之书”

的气质， 不是单纯苦练技巧所能习
得的，而是万卷书香里酿出来的，因
而书法界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
王蘧常的书法 ， 主要是读他的学
问。 ”正如范敬宜所说：“学人未必就
是书家， 但真正杰出的书家必然是
杰出的学人。 这是被中国书法史所
证明了的一条规律， 而王蘧常先生
则是一位典型的代表。 ”

据儿子王兴孙回忆， 晚年有人
向父亲求墨宝时， 他特别喜欢书以
荀子《劝学》篇中的“真积力久”。 值
得一提的是，民国以后，白话逐渐取
代文言， 钢笔也逐渐取代了毛笔成
为主要书写工具。然而，王蘧常却仍
然保留了传统文人的习惯， 无论写
文章、书信，还是记日记，全都用毛
笔，并以文言书写，这在他那一代文
人中也极为罕见。 “真积力久”，无论

书法还是治学， 这四个字又何尝不
是他信奉了一生的座右铭。

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强调知行
合一。 “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 ”正
如1945年唐文治在为 《嘉兴王君瑗
仲文集》所作序言中这样开宗明义，

王蘧常的学问也与他的人格和气节
紧紧联系在一起。 王蘧常最尊崇两
位前辈学者，一位是顾亭林，一位是
唐文治， 他们都是具有高尚操守和
民族气节的学林领袖。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顾亭林这句响亮的口号
他推崇备至，并以此一生自勉。

王蘧常一生远离政治， 无党无
派、无官无职，只是纯粹的学者和文
人，但身逢乱世，他并不是躲在书斋
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民族
兴亡之际，传统文人的铮铮铁骨与高
风亮节，于他的笔墨间清晰可见。 最
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在八年抗
战期间为鼓舞民心及士气而作的诗
文：痛感于中国近代之遭凌辱，他作
《国耻诗话》；倭寇猾夏，他又著文《论
倭不足畏》，传诵一时；全面抗战起，

他诗笔纵横，其中联语云：“英雄血尽
遗余垒，魂魄归应恋旧邦”。又：“要使
国家留寸土，不辞血肉葬同阬 ”。又：

“凭栏多少哀时意， 并入潮声发浩
歌。 ”这些诗作后来编纂为《抗兵集》

出版，从中可观世变，也可作民气，堪
称一部蔚为壮观的抗战史诗。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蘧常在大是
大非面前， 不愿与世浮沉的气骨 。

1940年春， 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伪
中央大学。 校长是王蘧常在无锡国
专求学时的老师， 屡次邀请他去担
任文学院长， 他都断然拒绝， 并以
《节妇吟》一诗明志。随后，他所任职
的之江文理学院、 大夏大学及光华
大学附中都在战乱中相继关闭 ，不
久交通大学也被汪伪政府接管 ，他
与陈石英、裘维裕等共六名教授，坚

持民族气节，愤而辞职。敌伪势力十
分恼火， 曾有特务用装有子弹的恐
吓信逼王蘧常返职， 他不计个人安
危，义无返顾。 离开伪交大后，王蘧
常便无一处任教之职，毫无收入，后
来得到当家庭教师的机会， 才勉强
维持生计。 据王兴孙回忆， 沦陷时
期，家里经常吃夹带山芋块的饭，有
时一餐全吃山芋。有一年大除夕，也
无可口的饭菜， 只能以菜粥当年夜
饭。 虽然如此贫困，父亲对人却说：

“行心之所安，虽苦也甘。 ”

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 靠的
不仅仅是文字和书本， 更是一代代
文人硕儒的世代相传。无论学问、才
艺还是人格， 王蘧常的身上都能看
到他几位老师的影子。 “为人师者”

自然也是他一辈子最看重的身份。

在怀念文章里， 王兴孙这样写
道：“父亲总想把自己所学完全传给
学生， 让学生不仅有成家立业之本
领，而且对国家、社会多作贡献 ，成
为栋梁之材。他在讲课时，常常谈到
做人之道，对此更是循循善诱，言传
身教。 ”这一点在王蘧常的学生、复
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定生那里也
得到了印证。师从王蘧常30年，他学
到的不仅仅是学问，更是做人之道，

“老师说‘内圣外王’概括了中国传
统思想的全部问题，意思是‘内在修
身，外在做人’。 他告诫我读史的目
的实际上是对自身的一种修养 ，而
不能纯粹地把它当作知识来接受 。

在这点上， 老师本身的言语和作为
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

王蘧常的这一教育理念， 其实
继承着唐校长为无锡国专定立的办
学理念：修道立教，正人心、救民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王蘧
常在拒绝出任伪职、 为生计奔波的
同时， 他还要为无锡国专的办学而
殚精竭虑———当时， 因唐文治年迈
体衰， 实际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他
一人肩负。 他深知培育人才离不开
名师， 便先后请来了许多热心教育
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予同、周
谷城、蔡尚思、朱东润、张世禄、胡曲
园、王佩诤先生等，从这份名单中不
难发现， 他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
深的名家大师。此外，筹经费也常常
让王蘧常伤透脑筋， 往往到学期终
了前一月，教职员工薪水还无着落，

他便不得不奔走于富家巨绅和私人
银行之间，募捐借贷，以渡难关。

但正是王蘧常和唐文治的这种
坚持， 在新旧更替的时代夹缝里为
中国传统学术保留了“学脉”。 虽然
无锡国专办学仅仅30年， 培养学生
不过2000余人， 却出了一大批国学
大家、文科大师，在当时有“北清华
（国学研究院），南国专”一说。 当年
任教于无锡国专的名师， 许多也都
成为上海各大高校的文科带头人 。

王蘧常本人便是复旦哲学学院中国
哲学的学科奠基人。在孙向晨看来，

“与北派国学强调‘整理国故’不同，

以唐文治、 王蘧常先生为代表的南
派国学强调‘修道立教 ’，他们不仅
仅是传授国学知识， 以纯粹学术的
态度来看待国学， 更是将其作为一
种活的文化， 注重对学生士人风骨
的涵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
无疑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 但放在
今天来看，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今
天讲的国学复兴也应当在这样的方
向上继续下去。 ”

唐文治在临终前曾语重心长地
对王蘧常说：“将来条件允许， 无锡
国专应力求恢复。 此乃关系到保存
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 非一校
之存废而已。 复校大业， 全靠老弟
了！ ”此后的30多年，老师的遗愿始
终萦绕在王蘧常心间。 直到生命尽
头，他也仍在为无锡国专的复校而奔
走。 尽管这份夙愿最终没有实现，但
是，在他倾毕生之力留给后世的皇皇
巨著里，在他倾毕生所学留给后人的
谆谆教诲中，仍然有一种精神传递下
来，烛照着后继者的路———2008年哲
学学院开办上海首个国学班，2011年
开设国内首个英文教授的中国哲学
与文化的硕士班，2016年成立复旦大
学上海儒学院，2017年成立王蘧常研
究会，“我们在努力沿着先生的足迹，

接续南派国学的火种， 为今天的国
学复兴尽一份力。 ”孙向晨说。

王蘧常 （1900-1989） 文史学家、 书法家， 字瑗仲， 浙江嘉兴人。 师从沈曾植学诗书， 师承唐文治学经文， 从梁启超学

史学。 1920 年考入无锡国专， 后留校任教， 兼任教务长； 曾任交通大学、 大夏大学、 复旦大学教授等。 以经学、 史学、 诸

子学、 谱传学、 文献学著称， 著有 《秦史》 《诸子学派要诠》 《严几道年谱》 《沈寐叟年谱》 《梁启超诗文选注》 等， 又有

诗集 《国耻诗话》 《抗兵集》， 主编 《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 在书法界以章草而闻名。

【学
术
档
案
】

中国文化深厚
土壤里养成的 “通
才型”大师

有 “照着讲 ”的
扎实 ， 更有 “接着
讲”的创新

【学问】

独辟蹊径专攻
章草 ，“我只是想把
字写得古旧一些”

【书法】

“人生当世 ，气
节而已矣”

【人格】

教学生学问，更
教他们做人之道

【师道】

《秦史》 《诸子学派要诠》 《梁启超诗文选注》 《抗兵集》

▲王蘧常书法作品

荨晚年于书房 蔡瑞坤摄


